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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少年萨摩 首席记者 姜燕萨摩和姐姐及她的四个
女儿坐在新家的地毯上，吃着
一年来自己做的第一顿家乡
饭，说着阿富汗的家乡话，最
小的女孩、不到2岁的古丽的
举动不时逗得一家人大笑。

“这是我11个月来最快
乐的一天。”萨摩说。虽然就在
前天，他们一家刚刚经历了一
场疾风骤雨，被迫拖着一大堆
行李，搬出原来的难民营，来
到这里。

塔利班阴影下的童年
今年不到 !"岁的萨摩，在那个动荡的国

度，经历了太多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事。在
!#岁那年，塔利班闯入他的家，尽管他的父
亲愿意以家中所有的财产换一条性命，却仍
被斩首。萨摩后来让我看了一张他在网上下
载的照片，几个被割下的人头摆在地上，他平
静地说：“我的父亲当时就是这样。”父亲死
后，他经常因为想念父亲而哭泣，母亲告诉
他：“萨摩，要坚强，不要哭！”但是一年多之
后，身心俱疲的母亲因病住进医院，半个月后
撒手人寰。
“从那以后，我经常想杀了自己。”萨摩

说，他也确实自杀过，但被亲戚救了回来。他
原本生活优越，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合伙人，母
亲是一名教师，父母老年得子，对他宠爱有
加，悉心教育。他自己也聪慧异常，母亲曾经
送他去学英语，虽然只学了五个月，但他的英
语会话能力已经让所有人惊诧不已。母亲去
世以后，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放弃学习，
跑到一家木匠铺当起了小工，他只想能快点
挣钱，自己养活自己。“我的姐夫找到我，把我
骂了一顿，让我回去读书。”萨摩说。但不久之
后，他亲爱的姐夫也在去郊区办事时，被塔利
班杀死。

被噩梦缠绕的一家人依然不得安宁，杀
死姐夫的塔利班屡次上门威胁萨摩的姐姐，
如果不嫁给他，就像杀死她丈夫那样，也杀死
她。无奈之下，姐姐只好决定带着萨摩和女儿
们，远走他乡。她卖掉了房子，换得 !万美元，
家具卖了 !千美元，这些钱都交给了蛇头，成
了他们一家六口来德国的路费。

萨摩曾用英语把这段悲惨的人生经历写
在纸片上，他不希望自己有一天忘记当中的
任何一个过程。

难民学校的特殊学生
辗转来到汉堡之后，他先是在汉堡一间

难民营住了几个月，然后搬到市中心一座难
民营。这间难民营毗邻几所大学和职业学校，
场地与房屋可能也是大学提供。一年前，为了
将突然涌入汉堡、滞留在中央火车站的难民
分流，一些公司和学校提供了闲置的场所。

萨摩向德国政府递交了难民身份申请材
料，参加了一次面试，$月中旬正在等待第二

次面试通知。他和难民营其他适龄儿童一起，
被安排到附近一所难民学校学习德语。教室
由一所职业学校提供，老师则是从汉堡各个
学校本着自愿的原则征召而来。孩子们按年
龄分班，"%!# 岁是初级班，!!%!& 岁是中级
班，!"%!'岁是高级班，高级班已经不光学语
言，还有职业培训。萨摩和另外十余个孩子一
起上中级班，明年 (月他满 !"岁后，将升入
高级班。

萨摩的老师曼弗雷德快退休了，当学校
问他愿不愿意来给难民当老师时，他毫不犹
豫地同意了。他小时候曾跟着父亲从东德逃
到西德。“那种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感觉，不
少德国人有过体会。”曼弗雷德说，小时候不
知道亲戚们一见面就谈论的战争到底是什
么，等读了书，对历史有了了解，才体会深刻，
所以现在会义无反顾地帮助难民。

他很快发现了萨摩患有严重的心理疾
病，因为他经常在上课时烦躁不安，甚至哭
泣。他给了萨摩特权，任何时候，只要他想走
出教室，都没有问题。但其他同学不明就里，
曼弗雷德也对此保密，他成了萨摩在德国最
信任的人。

有调查显示，很多难民有自杀风险，虽然
从外表看起来，他们是年轻而健康，甚至平静
的。有确切数字显示，汉堡 )&"##个难民中，
有 !&##名患有心理疾病，但仅有 (&*的人得
到了医治，这种医治也只是 !&个小时的治
疗，而事实上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治疗。因为
语言问题，心理医师往往拒绝有翻译在侧做
心理治疗。也有心理机构尽力为难民提供服
务，但只能照顾到 (!岁以下的，(!岁以上的

只能靠自己。心理危机被看作难民给德国社
会带来的隐患之一。

战争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萨摩的行为举止表明，他受过良好的家

庭教育。我们一起散步时，他经常复述父亲当
年对他说过的话。说到图书馆时，他说，爸爸
说：“萨摩，知识比金钱重要多了，有知识的人
才会得到尊敬。”说到为人，他又说，爸爸说：
“萨摩，人一定要诚实，对家人、对朋友都要诚
实。如果你骗了别人，别人也会欺骗你。”

他对于接受馈赠十分不好意思。我送给
他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他非常羞赧地接受
了，红着脸谢了好几次，放到书包里去时又一
再感谢。我和他及他的朋友杰维德在公园聊
天时，他独自跑开，去买了薯片和红牛饮料。
我带他去餐馆吃饭，他等在收银台要付钱，他
一个月只有 "!欧元。到我的住处去做客时，
他也特地带了两瓶他生病时难民营特别配给
他的橙汁。

他说，以前很想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成功
的商人，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说这话时，他
的表情十分无奈。漂泊异乡，等待被另一个国
家接纳的滋味只有他们才知道，如果申请难
民身份被拒，还不知道下一步命运会将他们
带向何方。

他向我说起逃出阿富汗的经历，(#!&年
!!月一个漆黑的凌晨，他和姐姐及姐姐的四
个女儿一起上路，同行的还有另外几十个人。
他们走了一个月，才到伊朗。从伊朗到土耳其
的过程是此行最可怕的经历，要翻一座高山，
而且必须一鼓作气翻越。那时候天气已经非
常冷，出发前，萨摩和家人将所有的衣服都穿
在身上，在头上、手上、脚上、身上等一切能套
裹塑料袋的地方都套上了塑料袋，用来保暖
和防雨。凌晨四点，一行五六十人一起出发。
姐姐最小的女儿还不到两岁，她被姐姐捆在
胸前的衣服里，老三也才 &岁，萨摩把她捆裹
在胸前，!!岁的老大和 '岁的老二则相互照
应着，跟着妈妈与舅舅。没走多久，山上就下
起了雨，衣服很快就湿透。再往上爬，又变成
了大雪纷飞，道路湿滑泥泞，萨摩的鞋也被石
头磕得张开了口，他几乎要绝望了。队伍里已
经有好几个人滑下山坡，没有人有能力去救
援，甚至他们的家属。艰难的 !+个小时之后，
他们终于挣扎到了山下，来到了土耳其。

土耳其并不是逃亡的终点，他们还要从
一个岛上坐船偷渡去希腊。因为怕被土耳其
警方发现，只能趁夜晚出海，一旦被发现，就
要被送回伊朗，功亏一匮。晚上 $点，萨摩和
另外 &$个人上了一艘白色的小船，和另一艘
船先后出发。漆黑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海
水不断涌到船舱中来，但是他觉察不到寒冷，
心中只有无比的恐惧。萨摩害怕得很，他知道
这个海域死了至少 (###个难民，这条船最大
载客量是 +#人，但现在的乘客翻了个倍。船
上非常安静，只能听到海浪声和马达声。突
然，海面上传来一阵尖利的呼救声。“救命！救
命！”萨摩心里惊恐不已，他知道一定是另外
一艘船翻了。船上谁也没有出声，!#分钟过
去，呼救声消失，海面又恢复了寂静。

两小时后，船抵达希腊海岸。萨摩说，联
合国的人把他们拉上岸，给他们换上了干燥
的衣服，拿来了食物和水。那一刻，萨摩从来
没有觉得这么安全和安逸过。

（下转 !"#版）

! 曼弗雷德老师给难民特别编写了教材

! 难民儿童参加汉堡公益组织为他们举办的友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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